俊介的推理

                    （红字为引用原文）

作答队伍：play    队员：国度   半弧
“咳咳。”

小早川学姐提醒的声音传来。

“俊介君，看一下午了哟，该说出你的答案了。”

“呼~”

俊介深吸一口气，对着小早川学姐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从谜题里的内容看，我认为……”俊介又低头沉思了片刻，最后带着要在明年文化祭穿女装的觉悟，坚定地说道，“我认为信长没有死在本能寺！”

……

“你是说，没有死在本能寺吗？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推理，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小早川学姐仿佛对俊介这个结论早有预感，故意夸张地拖长了语调表示惊讶，然后顺手抛出疑问，期待我接下来的回答。

“是的，信长在众人面前表演了一场假死大戏，并且顺利逃出了本能寺。”俊介整理了一下思路，继续说了下去。

(以下，一切都以题干中“谜题：信长是如何假死并逃出本能寺的”这个逻辑基点来做出分析，不考虑织田信长并没有假死、没有逃出本能寺的可能性。)

“如果非要说为什么，我只想说，我相信科学，什么头颅飞起来诅咒的事情，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我以一切都是一场秀，那么如何才能演好这场秀来分析。”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本能寺中隐藏了一个看起来像是超越时代的东西。”俊介故意卖着关子，打趣的看向小早川学姐，“话说学姐，你卡粉了哦...”

“啊？讨厌..”小早川一边捂着脸一边掏出随身化妆镜，想看看哪个地方卡粉了。

“就是这个东西啦。”俊介指着小早川手里的东西。

“你在说什么呀...”小早川被摆了一道，故作愤怒的瞪着俊介。

“就是镜子。”

“镜子？”

“真正意义上的镜子其实早在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距今一万多年前就已有雏形，但公元1317年，意大利在试制彩色玻璃时偶然发现透明玻璃技术，为后续玻璃镜制造奠定了基础，公元1508年，意大利的达尔卡罗兄弟发明了实用玻璃镜，这是一种采用锡汞齐来镀层的镜子。你还记得吗？我们的本能寺事件，发生在几十年后的1582年。热衷于收集欧洲新鲜事物的织田信长，当然不会遗落掉这么好玩的东西，所以镜子也就成了他的部分收藏。”

“话是这么说啦，但是战国时期有镜子，也太反直觉了，你有什么证据吗？”小早川单手托着下巴。

“你看这里。”俊介指引者小早川，用手指向鹿盐利玄的证言手记一文，据说信长大人发现几套礼服背上的花纹穿在身上后一个比一个难看。
“独自试衣，要如何在穿在身上之后还能看到后背呢？现代人很容易理解，就像理发的时候如何看见后脑勺呢？理发师只要在你的背后拿起一面镜子就行，信长在试衣的时候当然也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他不仅有穿衣镜，还不止一面。”

“然后是这里。”俊介没等小早川说话，继续指着鹿盐利玄的证言。

我打开房门，正迎面看见森兰丸打开内室那扇半透明的拉门，从走廊向外殿方向跑去。我刚想仔细看看信长大人内室中的情况，就感觉一阵凉风从我身后的窗户处袭来，划着我的耳边经过，随后传来的啪啪的碎裂声则让我瞬间清醒了过来。
“鹿盐利玄住在内室正对面，他打开门之后，背后的窗户就袭来了铁炮，那么铁炮袭向的地方自然就是信长的房间，而后，信长的房间传来啪啪的碎裂声，那想必至少是其中一面镜子被打破了吧，这一点我还有佐证哦。”说完俊介指向另一句。

我完全不会武艺，更倒霉的是，我发现自己的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扎伤了，于是我只能躲在寺内的草丛中，希望能找到机会逃走。

“碎裂掉了一地的镜子，当然会扎脚啦。”

“那么，就算最开始有镜子，你也说了，至少一面镜子碎了，说不定其他的全部都打碎了呢?”

“并没有哦。”俊介指着下面一章，也就是村上和泉的手记。

只见内室里摆放了大量精美的南蛮物，虽然我都叫不出名来，但光是观感上便觉华丽，且每个样式都有一模一样的数件器物，实在气派。

“就算有收集癖的人，也只会尽可能把每种类型都去收集齐全吧，但是信长房间里的南蛮物，确实每个样式都有一模一样的数件，这难道不是在镜子折射下产生的虚影吗？”
“嗯...”小早川学姐沉吟片刻，说道。“算你说的有道理，那么，镜子在这起逃脱魔术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只有镜子可不行，还需要用到几个关键道具。其一就是腹语。”

小早川并没有提出异议，这确实是在明显不过的暗示。

“其二，就是皮影戏。第三，就是影武者，第四就是小孔成像。”

“这么多？”

“是的，这是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大型逃脱魔术，所以必须要做到如此复杂才能骗过所有人的眼睛。”

说罢，俊介掏出纸和笔，开始现场画图，给小早川学姐惊讶地张大了嘴。

“俊介君你还有这种技能？”

“草图而已，方便我们更清晰的理解魔术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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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房间门还要更窄一些，不过我画大一些更加容易理解。”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镜子装在什么地方呢？”俊介说完，就在图上添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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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画完图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房间的左边太密了，右边则显得十分空旷，我试了很多种镜子摆放的方式，只有在这个位置，房间外的人无法看到镜中的其他人和自己，只能看到镜中的装饰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信长只需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影武者替换自己，自己趁机躲在镜子后面就可以脱身了。”说罢，俊介又在画纸上添了几笔。“这个是光源照射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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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皮影戏的原理，信长只需要找准时机，往右一点，就可以逃离舞台，而影武者提前藏在右边，适时的往左一步，就可以达成王车易位的好戏。”

“影武者最开始肯定是藏在屏风后面，待门关上后，影武者可以趴着从屏风移动到箱子后面，再进入右边的舞台外区域，信长最开始是面对大家的，他穿的衣服非常宽大，给了影武者空间，影武者从右侧往左侧移动，被信长的影子覆盖，而信长接着从左侧往右侧移动，只留下影武者的影子，在众人面前，一个换人就这么完成了，之所以信长的动作那么迟缓，也是为了给换人这个行动留下足够的容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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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转身剖腹的就是影武者了，虽然可以借位，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想必影武者就是为了能替信长大人死去早已准备着了，所以他并没有犹豫，而是选择慷慨赴死。”

“阿喏...”小早川学姐举起了小手。“那个，这里我是看懂了，那飞起来的头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其实是一个巧合。”俊介说道。“不过在说巧合之前我想先说一下那个头颅，口唇发白，最后还能消失，所以我猜测可能是蜡像，没错，这也是欧洲传过来的玩意儿。然后嘛，巧合在于信长的内室曾经被子弹射入过，这颗子弹不仅打破了玻璃，恐怕还在屏风上留了一个小孔。”

“别忘了，我们的舞台剧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就是那个南蛮的腹语大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伪装成信长的诅咒，从而让门外的人因恐惧而不敢进门，因为一旦门外的人进门了，就会看到自己镜中的身影，从而发现真正信长的藏身之处。腹语大师事先可能藏在屏风后，也可能藏在木箱子里，但是反正之前影武者也躲在屏风后，所以那个小孔其实是被挡住了，但是影武者离开之后，这个小孔就露了出来，这个时候，腹语大师双手举着事先藏在头盔里的，信长的假头颅，从屏风后经过。”

“啊...？”

“没错，影武者的头颅滚动着离开了视线被右侧的信长回收，信长和影武者头颅一同躲在镜子后，腹语大师举着假头颅经过了小孔，假头颅和倒影上的影武者头颅正好重合，由于小孔成像是倒象的原理，实际上是双手向下、放置头颅的行为看上去看上去就像双手上举、而头颅飘起来了一样。”

“我不能说这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结果看上去确实是效果很好，飞起的头颅飘到盔甲手中。之后趁着森兰丸开门的功夫，腹语大师把假的头颅放在了盔甲手上，自己躲在柜子后方模仿诅咒声。”

“其实全程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来访者进入了房间，很容易就会发现房里藏了人、房里安装了镜子，所以这场大型魔术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阻止观众进入场内，信长选择的方式就是自己跪坐在房间中央做出准备切腹的样子，可避免其他人过分深入，而魔术表演结束之后，利用观众的恐惧心理，加上放火行为，让外面的人丧失了探索里面的勇气。”

“再之后，森兰丸追赶其他人，影武者死去，蜡像的假头颅溶解，而腹语大师和真正的信长伪装成难民或伤者离开，这就是信长脱身的全部过程。”

“啪啪啪...”不知道什么时候，夏美同学、加奈子同学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他们对我大胆的猜想表示了赞同。

“那么学姐。”俊介看向小早川，“我猜对了吗？”

“嘻嘻，不告诉你，想知道答案除非你先展示一下女装，毕竟学姐我也不是什么魔鬼嘛。”

“什么嘛。”俊介略显不满的嘟哝着。

“学姐你先别说话。”加奈子同学突然插了进来。“说到镜子的话，我倒是还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哦。”

“嗯？”这是俊介第一次听到加奈子的推理，不由得坐正了一些，想要看看她的实力。

“俊介君刚刚说的替换角色的方式，其实我还有一种不同的想法。”加奈子顿了顿，似乎是在整理语言。（答题人注：码完字复盘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方法，所以打算用下面这种手法哈哈，前面这种方法打了那么多字也舍不得删掉，就打算做成一个伪解答的样子，评委大大们看个乐就行哈哈。）
“森兰丸其实是个左撇子哦。”加奈子语出惊人。

“什么？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俊介张大了嘴。

加奈子接过俊介的纸和笔，随手在纸上重新画了一副。“这是下棋时候的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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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从在外殿的中心摆上了棋盘，日海和我在棋盘左右两侧相对而坐，二人的背后是观众们的坐垫。我看到森兰丸也回到了外殿，坐在我对面的观众席上，正向我招手致意。

“是这样没错吧。”加奈子看向我们。

“鹿盐利玄和日海面对信长行礼的时候，鹿盐利玄的左侧是日海，嗯，没错。”俊介点了点头。
“那么，棋局焦灼，在鹿盐利玄胡思乱想的时候，对面观众席的森兰丸走向信长耳语。”
人在绝望之际真的会干很多无厘头的事情，比如这时的我，甚至开始端详起森兰丸走路的姿态以及腰间那把武士刀刀鞘上的花纹。

真不愧是信长大人赐予的宝刀。那把武士刀的刀鞘从底部到顶端毫无间断的布满了麻叶花纹，那些花纹从远处看就像是落满子的围棋棋盘，彼此相连，永无断绝。

“森兰丸是正对着信长的，但是鹿盐利玄却可以清楚的看见刀鞘从底部到顶端，毫无间断的花纹，那么刀鞘必然是别在森兰丸的右腰间吧。”加奈子循循善诱。

“原来如此。”俊介也明白了。“如果刀鞘别在森兰丸的左腰间，那么必然会被森兰丸的身体遮挡住一部分，就没办法看到完整的花纹了。”

“没错，刀鞘在右腰，这足以说明森兰丸是左手拔刀，也就是说他是个左撇子。”加奈子点了点头。“以此为前提，森兰丸给信长介错的时候场面就很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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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加奈子掏出手机。“看，这是我刚刚在网上搜的介错的图。图中的介错人是右撇子，主要用右手发力，从后往前砍，所以自己会站在被介错人的左手的后侧。”

“如果介错人是一个左撇子，那他左手发力，就会选择从前往后砍。我们回到手记。”

当辞世词的最后一个音节落下，森兰丸快速拔刀而出，刀刃从后向前划过了信长大人的脖颈。

“是从后往前砍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左撇子的森兰丸应该是站在信长右手后侧介错，对吗？”

“嗯，对。”俊介老老实实点了点头。

“如果森兰丸介错的时候，是站在信长右手侧的话，那么门外是看不到完整信长大人影子的，在观众眼里，更外侧的是森兰丸，森兰丸会挡住信长的影子。”
只见信长大人的身影先是将礼服外套脱下扔到一边，再将上半身的和服从中间拉开，袒露出胸膛和腹部。随后，信长大人反握着短刀，毅然将刀刃刺入自己的腹部，同时开始高声朗诵自己的辞世词。

“由此看来，大家看到的信长身影确实是完整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镜子。”俊介哝哝说道。

“没错，镜子。屋外众人看到的，只是镜中影子留下的虚像，真正的站位应该是这样的。”

人体打印机加奈子马上画出了如下的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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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开门的时候，众人所处的位置示意图。在房屋中央的是信长本人，而在屏风后被挡住的，则是面向右侧的影武者，因为信长穿的衣服宽大，挡住了背后影武者的身影，真正的光源其实是在榻榻米的位置，榻榻米很矮，所以榻榻米的影子在镜中被屏风和盔甲的箱子挡住，并没有显现在镜中，而真光源也被屏风挡住了。”

“接下来，森兰丸关门，回到了光源前方，也就是屏风后。信长慢慢的向右转身，而影武者也跟着脚步慢慢同步的向右旋转，就像这样。”[image: image8.png]I SMERIRPER





“接着，森兰丸砍掉了影武者的头颅，而信长同步也跟着向前倒下，趁机离开投影范围之外，躲藏在镜子后，而影武者的头颅滚落在地，也即将离开太投影范围之外，这个时候，箱子里藏着的腹语大师开始拖拽头盔里藏着的蜡像假头颅，朝着盔甲方向飞过去，而在屋外看上去，就像是头颅即将落地的时候，反向朝着盔甲飞去一样。腹语大师同时也是一个木偶戏操作手，提前在假头颅里埋好隐线一点也不难，就这样，头颅飞到了盔甲手中，森兰丸上前去打开房门的时候，曾经有短暂遮住所有人视线的时间，趁着这个时间，腹语大师把屏风后影武者的身体拖动到房间中央，同时烧掉榻榻米，自己也躲藏在镜子后，至于信长的诅咒之声，因为自己没死，可以他自己来，也可以腹语大师来，都没关系。确定尸体回到房间中央之后，森兰丸侧开身体给所有人看，因为镜子上沾染了大量喷射状血迹，所以显得整个屋子都沾满了血，之后榻榻米着火，配合着诅咒和森兰丸的追击，观众们恐惧退场。”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啦，和俊介君大部分相同，关于尸体位置的部分略有偏差，不过从有限的线索中只能推测到这里了，至于谁对谁错，学姐你来定夺嘛。”加奈子撒着娇缠上小早川学姐。
    还没等小早川学姐说话，夏美同学也不甘寂寞，继续说出自己的分析。
“你们知道后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如果正如你所说，真正的织田信长逃出生天了，那后面怎么没有他的消息呢？”

“以下只是我的猜测哦，猜错概不负责。”夏美同学先放出叠甲宣言，然后才说道“信长是个小心谨慎的人，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会被明智光秀背叛，但是他确实也做好了一定的危机公关，那就是周围的居民。正常情况下，如果一般的平民，遇到官兵放火围攻本能寺，恐怕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吧，但这些平民们不仅不躲，还要冲进去救援，怎么想也太奇怪了吧。那是因为信长早就计划好如果遇到危险，就让寺外埋伏的伪装成平民的亲信们前来救援，这也是他最后能够顺利逃出生天的原因。而镜子、皮影戏、蜡像、影武者这些东西，都是信长提前做好的演练，他之所以能成为名镇一方的霸主，除了过人的胆识和勇谋以外，也有谨小慎微的部分，遇到危机如何度过也是他的必修课之一哟。”

“如他所料，织田信长最后逃出生天，信任的明智光秀已经背叛，信任的森兰丸已经战死，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没错，他逃离本能寺之后，去找了羽田秀吉——那个为他报仇，最后夺得了天下的男人。”

“但是他再一次遭到了背叛。”

“羽田秀吉得知织田信长逃出生天已经明智光秀背叛的事情之后，他杀掉了织田信长，用于坐实自己复仇的理由对明智光秀动兵。如果织田信长没死，那羽田秀吉又何来接下来的丰功伟业呢？”

“所以，某种层面上来说，俊介君你说没错哦，信长确实没有死在本能寺。”

看着瞪大眼睛的俊介，夏美同学突然调皮的一笑。

“哈哈，说笑的啦，野史野史，虽然不一定保真，但是一定保野，真正的历史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又怎能凭借这短短几封传说就下断言呢？所以俊介君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准备女装去吧。”

仿佛耳边又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叫喊声，刀剑碰撞的金属声，马蹄踏在人身上的惨叫声，这一切的声音混杂，最后却以敦盛来收尾。

人间五十年，比之于化天，乃如梦幻之易渺。一度享此浮生者，岂得长生不灭？
“活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时代，真是很好呢。”这是俊介最后的感慨。


